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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阿洛夫
!"#$年夏天，父亲接到上级的电话，让我

们一家三口出国探亲。原来，在美国的爷爷太
想念他的长子和从没见过的儿媳妇、长孙了。
为了打听父亲的下落，爷爷先从美国到黎巴
嫩的老家，而后又去了邻国叙利亚。他找到中
国大使馆，请求帮助寻找 %&年前离家去中国
的儿子。我驻叙大使徐以新，他是当年二十八
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那“半个”，是老红军，参加
过长征，和我父亲是老朋友。他一见到我爷爷
就叫起来：“这就是老马的爹！”后上报给了陈
毅外长、总理和主席。毛主席指示：全家探亲，
给足路费。我那年 '(岁，听说要坐飞机出国，
还能见到是美国人的爷爷，可美坏了。在大马
士革，我们三代四口人幸福地团聚了，父亲和
爷爷都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爷
爷，也是最后一次。

对我的父亲来说，这次出国是探亲之行，
更是令他感慨的怀旧之旅。看到衰老的父亲，
勾起了他在中国近 %&年的回忆：从美国到上
海，到保安，进延安，到西柏坡，进北京……回
中国前，他很想见的还有在保安和延安时的
两个外国人，一个是李德，一个就是阿洛夫。

李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这个
德国人曾是为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运送美
钞的押款员，上世纪 %&年代初在上海被博古
看中，后被任命为军事总顾问。他指挥了第五
次反“围剿”，使红军损失惨重。免职后的他跟
着长征队伍到了陕北保安，是唯一参加了整
个长征的洋人。父亲 )"%*年到保安时，李德
和他是中国工农红军里仅有的两个穿土布军
装的洋人。他俩都讲英文，二人同住一个窑
洞，轮流做饭。抗战开始后，李德被调回苏联
审查，险些丢掉性命。

时来运转，)"*$年的李德已是东德马列
研究所的所长、文联主席、东德正部级的官员。
我父亲请示中央，可否在回国途中的布拉格见
李德，但迟迟没有回音。抵达布拉格机场后，驻
捷克大使仲曦东在机场迎接时告诉父亲，中央

说不要见李德。父亲说：“晚了，咱们对面吸烟
的瘦高个子就是李德。”正在出访捷克的胡耀
邦说：“见就见吧。”李德吸烟一根接一根，喝大
杯大杯的苦咖啡，而且不放牛奶和糖。我用爷
爷送的相机给他和父亲留下了合影。

探亲怀旧之旅的第三站是莫斯科。“十
一”国庆招待会过后，刘晓大使请父亲到斯大
林给他的郊区别墅做客。午饭后大家躺在堆
满厚厚落叶的落叶坑里避寒聊天。父亲说：
“我见过了李德，他现在还过得挺好，那咱们
延安时主席的苏联医生阿洛夫怎么样了，我
很想见见他！”大使讲，他也找过阿洛夫，但没
找到，多方打听也没有消息，无论是外交部、
卫生部，还是军队或地方医院，都不知道阿洛
夫这个人，报纸、电台也没有他的消息，人好
像消失了！我父亲下意识重复说：“消失了？太
奇怪了，真不可思议！我到苏联，很想见见阿
洛夫啊。”直到 )"((年我父亲去世，他也没有
阿洛夫的丝毫消息。

阿洛夫的死
去年我曾出访黎巴嫩———我父亲的老

家，还去家乡的政府立的马海德铜像前种树
献花。此行有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俄罗斯东
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静杰，他是苏俄问题研

究权威，掌握着苏共斯大林时期的大量内部
资料和档案。他对我说，阿洛夫一回国就被克
格勃关押了起来，严加审问，打断了几根肋
骨，让他交代和美国人马海德的关系，以找到
马海德是间谍的证据。这样关押了他三年，但
什么也没有审出来，只好放了，不久后就宣称
阿洛夫因飞机失事死亡。

我喜爱的阿洛夫叔叔，我父母的朋友，为
毛主席在延安看病的苏联医生、少将军医，毛
主席和斯大林在西柏坡的联络员，就这么死
于非命。

算起来 *+年前他就死了，但我还是很难
过。他死时年仅 ,-岁，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
没能享受一天和平的幸福生活，身负特殊使
命的他也没有犯任何错误，就这样不明不白
死于非命。

是什么人非要除掉阿洛夫？我想了很久。
我认为，就是斯大林。无论是斯大林让米高扬
设法把我父亲抓起来，还是克格勃死审阿洛夫，
都是想找到马海德是美国特务的证据。使我百
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社会主义世界、共产党阵
营的老大斯大林，为什么跟我父亲这么一个中
共普通医生过不去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
是斯大林想要挖出或臆造在毛主席身边十几
年的美国医生是个间谍，以此来整毛主席。

纵观中共党史可以看出，中共“一大”就
是在苏共参与下召开的，一直到中共“七大”
前都是如此，中共“六大”则是在苏联召开的。
苏共培养的“喝过洋墨水”的人回到中国都是
领导，他们有权指挥中国革命，如博古、王明
等。苏共、斯大林总是把自己当“老子党”指挥
中共。而对“枪杆子闹革命”的毛泽东，苏共是
看不上的，一直排挤打压。直至 )",.年的中
共“七大”，毛主席才第一次名正言顺地当了
中共一把手。驻延安塔斯社旁听中共“七大”
的苏共情报人员只许听会，每次会后，他们记
录本上的内容还要被查看。

在阿洛夫被关押时的 )","年 )$ 月，毛
主席出访苏联。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师哲讲，当
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本人时，毛主席说的第一
句话却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
处说……”斯大林当即打断了他的话头：“胜
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
的公理。”虽然当时毛主席发着高烧，却是多
年来的心里话，是真话。而斯大林当然知道毛
主席是冲着他说的。

阿洛夫死得悲惨，走得
光荣

)+月 %日是我父亲的忌日，我们全家四
代去八宝山扫墓。我告诉我父亲：“阿洛夫在
)".$年就走了，他走得很光荣，他在被关押时
没讲假话，没乱咬你。他是你的朋友。在天堂
里你们还是朋友。”

我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在 $+).年阿洛夫
))+岁诞辰时，在延安枣园后沟的山坡荒地上
种些树，在树林的平地上为苏联医生阿洛夫
建立一个墓，请总后卫生部、中苏友协及延安
党校和那些受到过阿洛夫医疗帮助的中共七
大领导们的后人，当年跟阿洛夫学过医的人
的后人，那些在延安受到阿洛夫救助的后人，
加上我家四代人，共同完成这个梦想，为阿洛
夫立碑建墓纪念他。
他们都走了，这段历史也翻篇了。也请大

家别忘记他。 摘自 !"#$年第 $期!纵横"


